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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北京

──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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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今天，我们以“老舍与北京”为主题，来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我觉得是颇有意义的。虽然几乎从打有了作家老舍起，人们

就在议论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但是，这个话题好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谈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和

文化的伸展，“老舍与北京”这个题目是很难彻底作完的。 

    老舍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愿在这里也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批评。在我看来，要讨论“老舍”与

“北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满族”。老舍与北京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北京

人与北京城的关系，他跟北京这座城市差不多是有一种先天注定的、生死相托的不解情缘。 

    我们知道，老舍一家在他出生之前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

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史籍记载，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

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

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

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畛

域严整的格局，到了清中期以后，才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向商人们购买日用品，旗人贵族更须观览世风、看

戏娱乐，就得随时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一些“民人”（在清代，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

人和所有民族），有胆大的，居然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

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包括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所搬

迁。即便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的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

八旗都统衙门，这 八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一并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全

国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其遗骸都应当被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

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祖国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地区的整体部署一致的。这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

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

同即是。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舒氏家族世代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世居京师二百多年

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早已模糊起来，至多不过是在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

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氏，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和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已然

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 

    可是，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人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

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

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向

西，都只经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

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以为，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省视，大概暗含着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

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

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

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



 

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

里。”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

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籍“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何等深刻的

潜在影响！清初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当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

公。或许，就是这样的早年间的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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